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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老师带我们去鸟道雄关

火锅的英文
2024年3月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刊发了一则深度报道，主标
题是“全球辣菜20佳”（World’sbest
spicyfoods:20dishestotry），副标题
“从四川火锅到牙买加烤鸡，全球最辣

的美食清单在此，这辣你扛得住吗？”

（FromSichuanhotpottojerkchicken,
here’salistofthespiciestfoodsin
theworld.Canyoutaketheheat?）。
副标题开门见山，直接点名了四川火锅

（内 文 又 称 重 庆 火 锅 Chongqinghot
pot），把它置于舞台正中的聚光灯下。
在全球的美食版图里，川渝火锅以其独

特的麻辣，获评为最佳的辣菜之一，当

之无愧。

火锅的英文 CNN用的是 hotpot
（字面义“热锅”），这个说法现在俨然成

了标准。早些时日在我高中时代，英文

课本里的火锅是chafingdish（字面义
“加热盘”），至今我仍印象深刻。多年

后我到美国留学，攻读语言学博士，研

究英语词典，探讨词语奥秘，有了英语

世界的生活经验，才知道答案没有想象

中的简单。

chafingdish和火锅虽然外形上有
些近似，但饮食文化不同，内涵明显有

别，不好轻易画上等号。综合各家词典

以及百科全书的说法，chafingdish是一
种便携式的炊具，上有金属锅盘用来盛

装食物，下有酒精灯或其他燃烧剂作为

热源，置于餐桌上做简易的烹调（或译

“加热锅”），或放在自助餐餐台上给食

物保温（或译“保温锅”）。chafingdish
不是菜肴，而是烹饪用具。

知名品牌的语文词典，是我们认识

词语的可靠工具。基于职业本能，我不

免查阅了几本大型权威的汉英词典，看

看火锅的英文它们是怎么说的：

(1)hotpot;fondue《牛 津 · 外 研

社英汉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chafing dish;fondue;hotpot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3)chafingdish;hotpot《汉英词

典》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hotpot;chafingdish;instant-

boileddish《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二

版，商务印书馆

(5) huoguo dish; chafing dish;

hotpot;fondue;instantboiled dish

《世纪汉英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6)chafingdish;hotpot《中华汉

英大词典（上）》，复旦大学出版社

这些汉英词典全都收录了当今的

标准答案hotpot，不过绝大多数都把它
连写为hotpot，两种写法有着一个空格
之差，这个细微的区别值得我们留意。

传统上，连写的hotpot（或译“热锅”）是
一道英国知名的热菜，在砂锅中放入肉

品、洋葱、土豆等食材，注入汤水，密封

锅盖，放进烤箱，经长时间文火烤制而

成，以Lancashirehotpot（兰开夏热锅）
最有名。

英文词语的圣经《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EnglishDictionary，简称OED）
收录了中国特色饮食的hotpot（火锅），
并在词条里明载，hotpot仿造自中文的
“火锅”（afterChinesehuǒguō），分写的
hotpot是现在常用的拼法（Nowusual 
lyinformhotpot）。OED给火锅下的
定义是：东亚烹饪的一道菜，就餐者在

餐桌上把薄切的肉片和蔬菜等食材放

到沸腾的汤底涮一下；也指吃火锅用的

金属锅（InEastAsiancookery:adish

consistingofthinlyslicedmeat,vegeta 
bles,etc.,dippedinboilingstockby
thedineratthetable;ametalpot
used forcookingorservingsuch a
dish.）。
OED做了英语词汇的汇总分析，有

助于我们宏观地了解语情现状。然而

语言是活的，连写的hotpot和分写的
hotpot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么绝对，混用
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带连字符的hot-
pot也偶有所见，可兼指英国的热锅和
中国的火锅。这些拼写的流动都有足

够的证据，在各种权威的语料库中均能

找到许多相应的展现。

根据OED的书证，1921年迎来了
中国火锅在英文里的首秀，主角是东北

酸菜火锅（Manchurianhot-pot），刊载于
英国老牌的《潘趣》杂志（Punch），文中
的火锅拼成带连字符的hot-pot：在这场
中国宴席上，他连吃了40道菜，包括知
名 的 东 北 酸 菜 火 锅（AttheChinese
banquet,he wentthrough the forty
courses—includingthefamousManchu 
rianhot-pot.）。

美籍华裔厨师作家黄颐铭（Eddie
Huang）的成名作《初来乍到》（Fresh
OfftheBoat，或译《菜鸟新移民》）也给
OED贡献了一条hotpot的书证：我吃
火锅的时候，总要把沙茶酱和芝麻酱、

大蒜油、一颗生鸡蛋和一茶匙的酱油拌

在一起（WhenIatehotpot,Ialways
mixed sa cha sauce with sesame
paste,garlicoil,arawegg,andatea 

spoonofsoy.）。沙茶酱是我国台湾、福
建、广东常见的调味品，源自南洋的沙

爹酱（sataysauce），这个火锅蘸酱是典
型的台湾配方，对照他台湾移民第二代

的背景，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我关注英语里的“汉源词”（源自中

文、直接借用的词语）多年，特别留意英

语词典在这方面的收录。2018年年底
我针对 OED做了严谨的普查，发现
OED收录了500个左右的汉源词，有的
借音（即音译词），比如汉语拼音的baozi
（包子），有的借义（即意译词），比如直

译的teaegg（茶叶蛋）。我搜集的数据
里除了hotpot（火锅）之外，居然还有一
个近似但更直接的firepot（火锅）。

一开始我以为firepot是中式英语，
但进入词条细读才发现不是，OED并没
有 把 它 标 注 为 洋 泾 浜 英 语（Chinese
PidginEnglish）。OED的词源解释道，
firepot仿造自中文的“火锅”，可兼指炊
具和菜肴（afterChinesehuǒguō,denot 
ing both the utensiland the dish
cookedinit）。

那么hotpot和firepot有何不同？
OED是如此定义firepot的：用于东亚烹
饪，是个金属锅具，碗形，中央有烟囱，

下置热源，在餐桌上用来烹煮汤菜或加

热保温。也指用火锅烹煮的菜肴。常

用于“蒙古火锅”（InEastAsiancook 
ery:ametalcookingpotconsistingof
abowlsurroundingacentralchimney
beneath which a source ofheatis

placed,usedforcookingorwarming
broth-based dishesatthe table;a
dishcookedorservedinsuchapot.
FrequentlyinMongolianfirepot.）。

很明显的，这个firepot指的是涮羊
肉用的铜锅，也指用铜锅涮着吃的菜

肴，常见于中国北方。这种吃法据说原

本盛行于蒙古族，所以才有Mongolian
firepot（蒙古火锅）的说法。

根据OED所载，firepot用来指铜锅
涮羊肉是新近才有的用法，第一笔相关

的文献记录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
现。其实firepot在英语里已有500年的
历史，比如古代投掷武器的火罐、化学

实验用的坩埚或蒸馏器、火炉或炉具用

的燃料，这些都是传统的用法。

我们再回过头来，继续看各家汉英

词典对“火锅”的英译。

有一半的汉英词典也收了fondue
（瑞士火锅），不过瑞士火锅和中国火锅

大异其趣。单词fondue（字面义“融化
了的”）源自法语，原指用融成液态的芝

士做锅底。瑞士火锅的传统做法是在

锅中把芝士加白葡萄酒煮融，再用火锅

叉（fonduefork）叉着面包蘸芝士酱吃。
瑞士火锅的品种日趋多元，所以基本款

的芝士火锅只能画蛇添足，加上定语，

用cheesefondue强调（语言学称之为返
璞词），才能明确所指。巧克力火锅也

很常见，英文是chocolatefondue。瑞士
火锅的炊具叫fonduepot。

两 本 汉 英 词 典 也 收 了 instant-
boileddish（字面义“速烫菜”），也就是
涮菜，把食材放到沸腾的汤水里烫一下

就取出来食用。单词instant-boiled（速
烫的）常用于instant-boiledmutton（涮
羊肉，指食物），但英语词典均未收录in 
stant-boiled或其原形动词instant-boil，
若要表达“速烫”或“涮”，英语里有个现

成的动词blanch（过去分词blanched做
形容词）或可考虑使用。

汉英词典收录的“火锅”还出现了

音译的huoguo，仅此一例，让我眼睛一

亮。火锅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之一，

文化特色词的英译通过语音表达，此乃

语言的常态，举世皆然。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 
diaBritannica，又称《大英百科全书》）
有200多年的历史，是英语世界传统的
知识宝库，它的在线版收录了重庆作

为词条，介绍了重庆美食，特别提到了

特色的火锅，文中就以音译的huoguo为
主，以意译的hotpot为辅作为注释，这样
的思路和做法值得重视。

日本火锅的例子让人深思。日式

火锅“涮涮锅”风行世界，英译直接挪用

了日语罗马字的shabu-shabu，大型权
威的英语词典均收。近些年来，涮涮锅

在国内也颇为普及，连锁品牌“呷哺呷

哺”（读如“虾补虾补”）如雨后春笋，呷

哺呷哺就音译自涮涮锅的日语しゃぶ

しゃぶ（模拟汤水沸腾的声音）。

日本学者石毛直道的研究表明，日

本涮涮锅脱胎自中国火锅，也就是北京

涮羊肉。上个世纪日本侵华时，日本人

将涮羊肉的烹调法带回日本，简化而得

今日之涮涮锅。

子孙辈的日本涮涮锅，英文用的是

日语音译的shabu-shabu，祖辈的中国
火锅，英文除了仿造、直译的hotpot和
firepot之外，能否也音译为干净利落、原
汁原味的huoguo？答案应该很清楚，端
看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了。

年初在云南游逛，最后几天回了趟

老家弥渡，距离上次回去已有七年。

在微信上和初中同学冬梅说起行程

安排，她问想去哪儿，我说五台大寺。在

弥渡，铁柱庙、天生桥都是去惯的景点，

五台大寺比较远，要不是在社交媒体上

偶然刷到，我一直都不知道弥渡有这处

“国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冬

梅说，那我们分两天，一天去五台大寺，

一天去鸟道雄关。我在高兴之余有点

窘。她知道我去年八月在云南观鸟，从

香格里拉一路去了昆明。就像此次昆明

的朋友特意带我去南滇池，估计他们都

觉得，鸟人（观鸟者的俗称）嘛，只要带去

有鸟的地方，自然开心。

弥渡和巍山的交界龙箐关有一块万

历年间的石碑，上书“鸟道雄关”四个大

字。该地正好在候鸟迁徙的路上，每年

巍山环志站会在附近设点，给迁徙的鸟

类上环志。有个朋友在去年秋迁时去

过，那天有雾，而且过境的鸟多在夜晚，

白天没看到什么鸟。我想着一月前后不

搭，秋迁已过，春迁还早（且路线未必重

合），特意去看鸟估计要扑个空，不过就

算单单去看著名的石碑也是好的。

刚到的第一晚，和新朋旧友吃饭，

听说我们要去鸟道雄关，几个人纷纷

说，该请字老师带嘛。县城似乎谁都认

识谁，冬梅说她有字老师的联系方式，

很快安排妥当，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

西山。弥渡县城是个坝子（云南话：盆

地），靠近县城的矮山大多贫瘠，长着草

和剑麻，以及稀疏的树木。要到盆地外

围被称作西山的群山，才能感觉到植被

青森的气息。初中时采集标本，去过西

山的大风箐，花椒树下盘踞着蛇，林间

密生着各种蕨类，给我留下强烈的印

象，向冬梅问起，她说那边的水已经干

了，景致不复当年。

驶过一处村庄，冬梅说这是新农村，

上面有些人搬下来了。如果愿意搬，政

府有补贴。听这番介绍的时候，我并未

意识到终点就在眼前，小时候觉得西山

何其遥远，现在开车不过半个小时。

字老师就在新农村的家里，我们开

过了头，回去找他。老师并非通行的尊

称，他名叫字加华，的确是老师，就在乡

里的小学执教。老村的位置更高，入口

建有一道巨大的牌坊，写着“石佛哨”。

停车后，字老师脚步轻快，带着我们穿过

老村一路下坡，边走边说，你们看远处两

山的隘口，那里就是龙箐关，弥蒙古道在

下面，我们顺着道一直走到那边。

我如梦初醒，是啊，鸟道雄关，本来

是人走的路，只是正好和鸟的路线叠合，

才有了别称。据字老师介绍，这条古道

从弥渡到蒙化（巍山），全程八十余里，从

唐朝就有，明朝的徐霞客也走过。古道

五里一塘，十里一哨，三十里一铺。石佛

哨，正是其中每隔十里的哨。

尽管并非遇古道必走的爱好者，机

缘巧合，我也曾走过几段古道。日本熊

野古道的中边路，东京附近的奥多摩昔

道，浙江天台山的霞客古道（国清寺—智

者塔院）。后两者因为修了盘山公路，古

道有时被公路截断，需要走一段公路才

能续上。熊野古道因为比较出名，一路

遇到不少人，那是在十年前，据说这些年

徒步客愈发增多。奥多摩和国清寺虽然

都是热门景点，但特意步行深入的人很

少，仅零星遇到一两个。在古道徒步的

乐趣不仅有沿途的自然风光，更在于怀

古，知道有哪些历史上的人物走过同样

的路，忍不住想，纵然有些不同，他也见

过此刻我眼前的风景。

字老师脚程很快，跟着他来到箐底，

回望半山腰，阴天的梅花是一种带着水

气的白，掩映着老村的房舍，像一幅画。

石佛哨是个彝族村，途中遇到穿着民族

服装在农田里干活的，背着柴行走的，都

是妇人。字老师说，一半的人去了新农

村，又有很多人外出打工，村子几乎空

了。因为通了路，他现在也住在县城，开

车上下班。

脚边溪流潺潺，冬梅有些惊异，说，

这里倒是水好呢。

云南省这些年干旱得厉害，我想起

冬梅说过，大风箐已经干枯。路上散落

着嶙峋的黑石，我起初并未在意，字老

师说，前面一段比较好，也就一百来

米。所以这并非河水带下来的石块，而

是铺路石？他指给我们看草丛中的石

刻，结跏趺坐的佛像的细节已风化，旁

边有两人合掌侍立。另外一块大石断

成两截，双凤朝阳的浮雕仍清晰可辨。

说是这里曾有一座石佛寺，石佛哨正是

因此得名。

再往前，何止是“比较好”，简直让人

惊叹。眼前是一段完整的五尺道，路面

平整，每隔若干步有一级台阶，落差很

低，可知这样的路不仅能步行、骑马，马

车走起来也很便捷。我想到尚未走过的

徽杭古道，大概也只有那样的商路可以

与之比较。沿途陆续有一些遗迹，如半

道土墙（据说是某户大车马店的遗迹），

哨台，石板铺砌的看起来很完善的排水

系统。随着深入，除了几只羊，没有再遇

到其他生物，天阴欲雨，鸟也躲藏不见。

明明行走在荒凉的山中，我却有种近乎

惊心动魄的幻象：曾经，这里车马行人不

断，车轮声夹杂着说话声，炊烟在山谷里

升起。字老师背诵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石

佛哨的记述，仅一句话，但足以证明著名

的旅行家曾在这里停留吃饭。

果然如字老师所说，五尺道并不

长，再往前，石道崩落，路面嶙峋。初见

时显得遥远的垭口渐渐近了，雨云朝我

们压过来。我问字老师，你们小时候这

里鸟就很多吗？他说当然，讲了几句小

时候打鸟的盛况，补充道，现在都知道

不能抓。

路上有许多伴随着传说的地方，如

“一碗水”泉，借衣洞，石板上一个圆而深

的坑，据说是马帮留下的马蹄印。要不是

字老师一路讲解，我们肯定懵懂地走过。

他说这条路是自小走惯的，以前从村里

去赶集，到弥渡和巍山都是三个小时，如

果去巍山，就要翻过龙箐关。他是上世

纪六十年代生人，去铁柱庙小学念书，背

着一周的粮食下山，下课后还要自己做

饭。后来考上县城一中，周初背柴下去，

卖了柴，就是生活费。我这才意识到，我

们是校友。我念书的时候看到过旁边班

级男生的家人带着吃的来看他，应该是

母亲和姐姐，都穿一身鲜艳的绣花彝装，

多半就是来自西山，现在回想，不知她们

是搭乘马车、拖拉机还是步行到县城。

过垭口，鸟道雄关碑因为在网上见

过，第一印象是眼熟。字老师说，这是仿

品，真的在林场。我不由得说，仿得很真

啊。石碑浸染青苔，被松柏的阴影笼

罩。更值得一看的是旁边的石头小庙，

一溜五尊浮雕像。字老师说这里供奉的

是南诏王的某位王子，因同情彝族人，被

南诏王五马分尸，彝族人千年来一直祭

拜他。传说或多有谬误，不过看得出小

庙的确至今香火不绝。

返程原本有两种选择：走古道一侧

的高山翻山回，可以从山顶眺望两县的

坝子；或原路折回。因为开始下雨，字老

师说那就走另一条没走过的路吧，对面

山不下雨。

对面山，指的是我们来的路上望见

黑脸绵羊觅食行走的山，并不高，山腰有

羊道逶迤，顺着羊道走就行。也真神，字

老师说得没错，只有这边不下雨，另一边

的群山隔着古道，掩在青灰色的雨雾中，

显得古老又浩大，是相机无法留下的美。

冬梅拿出带的馒头，三个人边吃边

走。字老师和放羊人用彝语聊天，我仍

在不死心地寻找鸟的踪迹。或许是被雨

驱赶过来，星鸦、小鹀、树鹨、蓝额红尾鸲

纷纷现身。冬梅比我眼尖，发现松枝间

有只躲雨的陌生中型鸟，可惜我刚举起

望远镜，它便飞走了。离开村子的时候，

一只雉鸡蹲在脚下的草丛中，我们懵然

不觉地走过，它仓促惊飞，一抹流窜的

棕。字老师的手机里有此地春天的照

片，溪流旁遍地报春花，不比香格里拉逊

色。我们来的季节虽然是草木凋零的冬

天，有梅花和山茶，并不寂寥。字老师还

指给我们看一路的核桃树，以及据说在

夏天会长满蕨菜的山坡，山地苦寒，村里

人种的多是荞麦、青稞。在这里，动植物

和人，都仰仗山过活。

字老师说他带过许多人来走这条

道，各级领导、作协成员，尽管走过的人

都说好，但古道依旧名声不显。对比我

走过的其他古道，这里的确是藏在山中

无人知。我感到一种矛盾，既想作为私

藏景点，又想对每个人大声介绍有这样

一条古道。

晚饭是在县城吃的，和字老师还有

他的文友们。席间，字老师唱起一首

彝族歌，并解释了歌词：山上每天下雨

三次，起雾三次，想你三次；山上可能

不会下雨三次，但一定会起雾三次，想

你三次……

实际走过云雾间的山，便知道歌词

十分应景。彝语有种绵长的韵味，愈加

动人。后来我知道了更多关于字老师的

事，师范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西山当教

师，直至如今。其间有过很多次调到县

城的机会，他都拒绝了。每年他会拿出

一个月的工资捐助高中生，他捐助过的

孩子好几个都上了大学。

回到上海，我上网查询，得知弥蒙古

道的起点并不是弥渡，而是相邻的祥云

县。在公众号上读到字老师的文章，对

弥蒙古道有更为清晰的阐述，摘录如下：

“在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通常会按照

五里一塘、十里一哨、三十里一铺的距离

设置驿站。弥蒙古道上的塘、哨、铺的设

置也是这样。弥蒙古道与祥云的云南驿

相连。过去，远来的马帮进入弥渡地界

后，穿过弥渡坝子，到罗摩衙铺（即今天

的龙门邑村），往西顺着蒙化箐而行，途

经烂泥哨、安塘、桃园哨、石佛哨、兴塘、

龙箐关、沙塘哨、大俄塘等哨塘，然后进

入蒙化古城，再往西至保山。”

徐霞客当年的行程和我们那天反方

向，从蒙化（巍山）往迷渡（弥渡）。“即北

来东度而南转之脊也，是为龙庆关……

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中，是为石

佛哨，乃饭。”

到如今，大多数古道与现代道路叠

合交织，有些人骑摩托车到奥多摩的某

个点匆匆“打卡”，从国清寺到智者塔院，

也可以坐公交车或出租车。我有种感

觉，人们选择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走过

尚存的古道，更多地是走在一种对历史

的想象中，试图捕捉历经岁月变迁仍存

在的那点余温。在弥蒙古道的半天时间

里，我们一路有字老师的故乡情结与回

忆相伴，因此不光有遥远的想象，同时也

走在真实的切近的生活中。那是一条活

生生的仍在呼吸的古道，因而更珍贵。

如果有机会，想在花开四野的时候、候鸟

迁徙的季节，再多去走几回。

图①：往古道去。
图②：“鸟道雄关”碑（仿品）。
图③：弥蒙古道上的马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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